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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　 回归本土
———记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

孙嘉艺

摘要：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长期致力于用西洋美声唱法诠释中国声乐作品，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和个人演唱

风格在“美声歌唱 中国民歌”和“冬之旅”（中文版）两场独唱音乐会中最为突出，这也是他对“中西合璧、回
归本土”的艺术理念积极践行的典型标志。 在诠释近代艺术歌曲、民歌、创作歌曲等不同体裁时，彭康亮依据

汉语语言特点，在字音归韵、字音比例、依字行腔三方面对西洋美声唱法做出相应调整。 他的演唱展现出西

洋美声唱法本土化的当代意义：用通码功能向世界展现中国音乐；作为音乐文化交流的转译手段；成为普及

经典、提升大众审美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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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康亮是华人歌剧表演艺术家，作为日本藤原

歌剧团终身团员，长期活跃在海内外音乐舞台，参演

过 ４０ 多部歌剧，成功塑造了 ５０ 多个角色；作为声乐

教育家，先后为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培养了本科、硕
士、博士在内的一批专业人才；并在玛丽亚·卡拉斯

国际声乐大赛、贝尔格莱德国际青年音乐大赛、中国

音乐金钟奖、中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担任评委。
５０ 多年的歌唱生涯使彭康亮的艺术造诣炉火纯青，
“美声歌唱 中国民歌”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和舒伯

特声乐套曲“冬之旅” （中文版）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两场独唱音乐会，集中体现出他近年来在声乐表

演上的艺术追求，也是他对“中西合璧、回归本土”
的艺术理念积极践行的典型标志。 以下将从这两场

音乐会呈现的艺术效果和歌唱家本人的演唱风格出

发，透过他的艺术理念和演唱方法，揭示美声唱法

（Ｂｅｌ Ｃａｎｔｏ①）本土化的历史溯源和当代意义。

一、艺术效果和演唱风格

“美声歌唱 中国民歌”独唱音乐会共上演 １８ 首

作品，按照钢琴伴奏风格的迥异，大致可分三部分，
其中由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编配伴奏的 ７
首传统民歌，《桃花店杏花村》《小放牛》《青春舞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 《马车夫之恋》 《虹彩妹妹》 《锄
头歌》，首次以合集形式被公演，无论从演唱或听赏

角度来看，都有相当难度，并独具匠心。 《青春舞

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运用多调叠置手法，
打破钢琴伴奏的写作陈规，使其不再是跟随声乐旋

律的节奏提示、音准协调、句尾加花；虽然作品具有

鲜明的复调风格，颠覆了传统民歌的音响特征，听来

极具现代性，但声乐旋律又完全遵照原谱，结构布局

有章可循，不同声部互为交织的音响承载了丰富的

艺术内涵。 这类作品为民歌编创开辟了思路，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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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者提出挑战。 彭康亮在歌唱中规避了西洋美声

唱法和汉语发音之间的矛盾，清晰、自如、生动地展

现出其中的中国民族音调特征，还在原始旋律、新编

伴奏、个人诠释三方面做出合理设计与充分融合，使
作品结构、整体面貌、情感意境得以再现和升华。 可

以说，这 ７ 首带有新异特征和探索意味的作品，是对

观众的听觉考验和精神洗礼，歌唱家的表演风格和

处理方式也凸显出这些作品的学术价值。 相反，另
外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如《手挽手》 《小河淌水》
《阿拉木汗》《嘎俄丽泰》《牧歌》《康定情歌》《鸿雁》
等，一经演唱，即引起观众高度共鸣，台上声情并茂，
台下载歌载舞，气氛热烈，场面温馨。 这场以美声唱

法演绎中国民歌的“严肃”音乐会，在保持艺术性与

兼顾普及性之间取得平衡，最终呈现出雅俗共赏、深
入人心的艺术效果。

“冬之旅”（中文版）独唱音乐会首演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经过反复推敲锤炼，于 ５ 年后再度复演， ２４ 首

歌一气呵成，从导赏到整部套曲的表演，再到返场德

文版的“菩提树”，总体上给人以缜密、细腻、深邃、
从容的听赏感受。 弗朗兹·舒伯特的音乐、威廉·
缪勒的诗歌，用中文演绎起来同样萧索悲情、丝丝入

寇，观众屏息静气，跟随着失意彷徨心不甘的旅行

人，走过一程又一程，从《晚安》开始，经过《风信旗》
《冻泪》《菩提树》《春梦》《孤独》《白发》《幻景》等，
直到最后的《老艺人》①，大家仿佛亲历了不同岁月

的生命场景，最终领略到“只有归途、没有来路”的

人生哲学。 为保持美声唱法的声音特性，同时用“字
正腔圆”的汉语演唱风格传达诗歌原有意境，彭康亮

对邓映易老师译配的中文歌词做出相应调整和更

改，最终在气息、情绪、共鸣、字句搭配之间形成醒目

的个人风格，而他以歌剧方式对某些乐句和乐段的

表达，也为艺术歌曲的雅致韵味添加了别样光彩。
舞台上作为背景的长椅和零落的黄叶，连同历尽沧

桑的“人生倾诉”，仿佛中国绘画中的留白手法，带
给观众无限遐想。 用中文演唱来诠释德文声乐套曲

的有益尝试，使彭康亮的歌唱体验、艺术理念、文化

追求抵达另一高峰，同时也为中国观众能“深入浅

出”地理解世界经典作品，提供了可行途径。
“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 “用中文演唱诠释

德国声乐套曲”的主旨渗透着“中西合璧”的艺术理

念，这两场学术型音乐会的演唱方式和曲目选择具

有开创意义。 在多元文化、全球网络信息高度发展

和冲击的时代里，丰富多样的现场音画以直播速度

游走全球，但类似这样两场以中外声乐作品为主题、
看似平常的独唱音乐会，却不多见，其实操难度及引

发思考，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曲目受限。 基于中国民歌音乐的特定风

格和男低音固有的厚重音色，男低音选曲有很大局

限，无法与女高音和男高音相比肩。 齐尔品编配的

７ 首民歌都经彭康亮反复斟酌选出，本质上他希望

寻找与美声唱法风格、本人音域接近的作品来演绎。
但类似于《赶牲灵》《黄杨扁担》 《三十里铺》等大量

高亢激昂、富有靓丽色彩、欢快活泼的民族声乐作

品，却不适合男低音演唱，甚至与整个美声唱法的中

低声部都有疏离，这种情况主要受制于作品描绘的

音乐形象和整体的律动特点。 第二，技术障碍。 美

声唱法与中国民歌在审美风格和情感意趣之间存在

很大差异，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民歌存在一定的技

术障碍，还涉及艺术表现和学理研究。 第三，转译难

点。 在中文歌词、汉语发音诠释德国作品的转译表

演中，不仅要使汉语音色和语义表达更贴近原作，还
要突出作品韵味和情感意境。 要克服以上问题，歌
者必须苦心钻研，对原有的美声唱法技术规则做出

相应的调整和取舍。
而“美声歌唱 中国民歌”和“冬之旅”（中文版）

独唱音乐会的成功举办，正是彭康亮秉承“中西合

璧、回归本土”的声乐艺术理念，积极探索西洋美声

唱法与中国声乐作品、汉语演唱之间的复杂关系，最
终使美声唱法为中国音乐所用的优秀范例。

二、艺术理念和演唱方法

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声乐学派都归于

西洋美声范畴，虽然各自发音位置不同，但都以大致

相同的审美标准来演唱。 这一标准就是立体式的共

鸣和穿透性，以及由元音极度连贯而形成的声音线

条。 这些审美标准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

惯相关，此外，当地的语言、伴奏乐器、演出场所、人

·９３１·

①文中所列中文曲名与相关资料略有不同，参见《舒伯特〈冬
之旅〉声乐套曲———彭康亮演唱专辑》 ［ＣＤ］，中国唱片总公司，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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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格等，也直接影响到具体唱法的选择和运用。
由于中国民歌的情感意趣通常在劳动活动和小众交

流中传达，因此它并不以美声唱法的立体式共鸣为

审美标准，骑在马背上唱山歌产生的共鸣，与教堂唱

诗班在封闭空间中发音、再由空气振荡产生的立体

式共鸣截然不同。 共鸣不同，导致音色不同。 另外，
西洋美声唱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意大利学派，十分

强调 ５ 个单元音的独立性，但汉语发音则要求将 ３５
个韵母［１］６５５－６５６严格归韵，致使两者呈现出完全不同

的语音特质。 如果在演唱中国作品中，过于强调辅

音，以及由元音与辅音混合而成的韵母 ，就难以达

到美声唱法对声音线条的严格标准。 以上差异，使
众多美声歌者对中国作品产生畏难情绪。 早在

２００６ 年，太平洋音像公司就对彭康亮发出“录制中

国声乐作品”的邀请，经过准备，未能完成，那时他的

主要精力集中于频繁演出西方经典歌剧，海外归来，
用自己的母语歌唱，竟无从下手。 据本人回顾，当时

的主要问题是：“发音掌握不好，元音和辅音的关系

唱不清楚”①。 经过潜心揣摩，２ 年后终于顺利发行

中国歌曲集《啊！ 中国的土地》，反响良好。 近观彭

康亮回国近 ２０ 年的舞台表演和教学经验，笔者认为

他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作品的两个关键点，就在于

对语言特点和体裁风格的有益探索。
１．语言特点

（１）字音归韵

正如上文所述，强调元音和韵母归韵是意大利

语与汉语在发音上的最大区别。 用美声唱法演绎中

国民歌，如果 ３５ 个韵母的归韵不到位，比如前鼻韵

母和后鼻韵母界限不明，唇、齿、舌、牙、鼻的关系未

能搁置妥当，力量分配不均衡，就无法清晰呈现音

节，特别是当节奏密集、字音速度加快时，更需要灵

活应对复杂多变的韵母交替现象，否则观众听到的

歌词将是含混一片。 因此，做到将字音归韵，是解决

咬字清晰的有效办法之一。 彭康亮在演唱中就非常

注重字音归韵，比如《手挽手》的快板乐段，如果不

能归韵，几乎无法完成演唱，特别是在一些快速行进

的节奏中，清晰吐字和保持共鸣之间的矛盾尤为明

显。 他的精准发音、对快速节奏的轻松驾驭和对欢

乐情绪的充分传达、为快慢乐段之间的情绪和音色

差异所做的对比、对哈萨克民歌韵味的体会拿捏，使
演唱规格达到优质水平。

（２）字音比例

汉语 拼 音 中 的 ６ 个 单 韵 母 和 ２９ 个 复 韵

母［１］６５５－６５６呈现出丰富多变的语音特色。 复韵母中每

一单韵母在不同音节的不同位置上，产生出千变万

化的长度比值，这一比值关系不仅受到每个字音，特
别是字头、字腹、字尾的制约，同时，也深受每一字义

的影响。 字义不同，相同字音的着力点也不一样，这
又牵扯到字音力度的比例关系。 在彭康亮演唱的

《锄头歌》和《一杯美酒》，以及《冬之旅》 （中文版）
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字音比例的精心

设计；同时，由于声母力度对音乐线条也有一定影

响，因此他的声母发音既不过硬，也不含糊，而是以

适中力度传递到字头、字腹、字尾，形成字音和气息

的良性循环，避免了声音的阻滞。 而《冬之旅》 （中
文版）的顺畅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字音比例

的合理安排，因为它是进一步传达词语表情和乐句

含义的前提。
（３）依字行腔

很多歌者为保持美声唱法的立体共鸣和声音线

条，演绎中国声乐作品时经常“字随腔行”，同样导

致字音不清晰，这种“用牺牲字音成就共鸣腔体”的
办法不可取，只有“字正”，才能“腔圆”。 汉语和意

大利语的发音是以不同的“字”为基础，形成不同的

“腔”，这一点泾渭分明。 依字行腔的必要性在整体

认读音节、平舌音、卷舌音中最为明显。 总体而言，
既不能因为注重咬字，忽略声音美感；也不能为保证

共鸣和线条，吞噬“字音”。 歌曲的情感内涵以语义

为载体，而音乐的构建则以语音为基础。 彭康亮演

唱《小河淌水》《在那音色月光下》《牧歌》《鸿雁》这
几首速度相对舒缓、乐句相对绵长的作品时，谨遵依

字行腔的原则，使得字与字之间的连接、单独元音与

辅音之间的过渡，都能在中国歌调的线条中得到延

展和持续。 对于《牧歌》所描绘的“蓝蓝的天空，飘
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的图景，他
采用控制字音速度、调整力度变化，转换歌唱音色、
改善共鸣腔体等手法来实现，他的演唱为听者展现

出一幅由远及进、由静到动、由高到地、由深到浅的

丰富画面，使人仿佛置身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

·０４１·

①参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６ 日，笔者在北京对彭康亮进行学术访谈

的现场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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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以上这些演唱技术和音乐处理，都可以看作是

彭康亮遵循语言特点，紧抓题材内容，真实生动反映

歌曲意境的良好示范。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歌唱

艺术中，咬字都是重要一环，它既是歌唱的起点，也
是评判演唱水平的终极根据之一，没有清晰的字音，
就没有具体的音乐形象和明确的精神指向。

２．体裁风格

从创作时间、体裁内容、创作手法来看，中国声

乐作品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以黄自等作曲家为代表

创作的近代艺术歌曲；二是民歌，包括各种风格和技

法的原始地道民歌和新民歌；三是创作歌曲（涵盖

“当代艺术歌曲”①和“抒情歌曲”②在内，因这两种

类型界限不清，故本文暂时根据习惯表述统称为“创
作歌曲”）；四是歌剧选曲，主要指咏叹调和宣叙调，
由于表演歌剧选曲涉及剧情和角色等更多因素，笔
者将另外撰文说明，本文仅就彭康亮对前三种体裁

的演唱方式做一讨论。
（１）近代艺术歌曲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音乐风格接近西洋音乐，
基本都是依照诗歌音韵特点，将西方创作技法与中

国传统音乐、语言元素相结合，并协调一致，因此很

适合用美声唱法演绎。 每位作曲家的作品都具有鲜

明的个人特色，在曲调和字音设计方面最为考究的

就是赵元任先生，而彭康亮于 ２０１５ 年特别录制了以

赵元任作品《西风的话》为题的中国近代经典艺术

歌曲专辑，其中包括《燕语》《织布》《听雨》 ［２］等未被

广为传唱的作品，《怀念曲》《红豆词》《梅娘曲》 ［２］等

女高音和男高音的音乐会保留曲目，也被他用男低

音的浑厚音色演绎得入木三分。 在他的歌唱中，既
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调整，“音”和“字”一经碰撞，
就自然完成了归韵、共鸣、线条的融合，声音的色彩

和美感也自然流露。 由于歌词重音影响整体节奏，
甚至决定音乐的个性特点和诗意的确切表达，因此，
他在演唱时也充分关注“诗意和音乐、歌词和节奏”
的密切关系，他对《踏雪寻梅》和《我住长江头》 ［２］ 的

节奏重音给予合理安排，使得演唱呈现“四两拨千

斤”的艺术效果，前者的简洁欢快和后者的流动顺畅

形成鲜明对比。
（２）民歌

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民歌，检验标准就是“语言

的精准度和观众的接受度”。 如果过渡注重美声唱

法的位置、共鸣等因素，字随腔行，观众必然听不清

字音，会形成“美声唱法就是听不懂”的观念，或产

生“美声唱法就是‘装腔做势’”的印象。 因此演唱

中国民歌，即使牺牲一部分美声唱法要求的共鸣腔

体的统一和音乐线条的连贯，也是利大于弊的。 由

于中国民歌含有丰富的语音语调变化，致使咬字在

歌唱技术中占很大比例。 优质的表演不仅会使观众

惊诧，还可以逐渐形成“美声唱民歌也同样动听”的
大众共识。 彭康亮演唱中国民歌时，除去声音处理

和情感表达，还始终不忘民歌本身的润腔特点和地

域风情。 比如他演唱的江苏民歌《锄头歌》，在咬字

清晰的基础上，以“民间号子”的喊唱方式和律动特

点，结合美声唱法遵循的腹式呼吸、通畅原则、泛音

效果，将锄地场景的画面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表

现得淋漓尽致。 再比如演唱云南民歌《小河淌水》，
他刻意对段落首字“月”做延长处理，恰到好处地突

出了宁静的月亮和流淌的小河之间的静动对比；
“ｙｕｅ”的延长发音，也投射出一定的声学意义和听觉

审美价值，因为“ｉ、ｕ、ｅ”的混合发音便于在高位置上

形成丰富的声音色彩，特别是首字母“ ｉ”和尾字“ｅ”
比“ａ”“ｏ”更容易规避美声唱法立体式共鸣腔体与

中国民歌润腔特点之间的不匹配，延长“月”字，无
形中使男低音浑厚凝重的音色与《小河淌水》轻盈

悠长的形象达到平衡，在保持民歌原有风格上，为作

品焕发出新质。
（３）创作歌曲

彭康亮认为这种体裁比较复杂，类似于“音乐会

咏叹调”，既不是真正的歌剧咏叹调，也不是以诗歌

为源泉的艺术歌曲，更不像民歌那样涉及不同地域

和风情，在声音运用方面，有时要破坏既定规则，甚
至要依靠某种激情状态表达作品大意，这种激情就

·１４１·

①

②

当代艺术歌曲的提法来自梁茂春专著《中国当代音乐》，主
要用于区别近代艺术歌曲，书中表述：“１９４９ 年以来一直没有受

到充分重视的艺术歌曲体裁，到八十年代也重新唤起了人们的注

意，并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艺术歌曲创作比赛”，见梁茂春《中国

当代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５．
抒情歌曲的提法来自梁茂春专著《中国当代音乐》，书中表

述：“这种表现人们悲痛感情的抒情歌曲，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音

乐创作中是绝少先例的”、“体裁方面，这一时期是抒情歌曲丰收

的年份”，见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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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歌剧表演中的激情①。 笔者认同这一观点，虽
然一旦激情充沛，字音清晰度可能会受影响，但在艺

术表演中，往往“声泪俱下”比“抑扬顿挫”更具有感

染力，这也完全符合“以情带声”的中国声乐古训。
另外，创作歌曲这种体裁更注重声音质量和情感色

彩，如果没有激情，单纯用艺术歌曲的诠释方法，演
唱终显平淡。 从西方歌剧发展历史来看，作曲家和

演员都想在一首咏叹调里体现自己所有的专业技

巧，以达到戏剧性效果，并希望在打动观众之时，一
举成名。 因此演唱这种类似咏叹调的创作歌曲有很

大难度，它兼具抒情性和戏剧性，演唱分寸至关重

要。 彭康亮本人曾是职业歌剧演员，他对激情的运

用和表达驾轻就熟，以上这些理念和做法，在他演唱

的《啊！ 中国的土地》 ［３］中显而易见 。
综上所述，遵循语言特点和体裁风格，用美声唱

法演绎中国作品存在诸多不易，甚至 “费力不讨

好”。 其中的取舍态度和主辅关系，来自于每位歌者

的表演经验和审美能力。 为什么彭康亮这样一位成

功塑造 ５０ 多个角色，享誉海内外的职业歌剧表演艺

术家，要提出和奉行“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声乐作

品”“用中文演唱诠释外国歌曲”的艺术理念呢？ 这

就要回到“美声唱法本土化”的历史溯源和当代意

义上来讨论。

三、历史溯源和当代意义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３０ 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现

了一批以黄友葵、斯义桂为代表的美声唱法歌唱家，
包括随后的喻宜萱、唐荣枚、郎毓秀、周小燕、张权、
高芝兰、李志曙、沈湘、温可铮、孙嘉馨、郭淑珍等，都
先后受教于海内外，他们无一不以运用美声唱法演

绎中国作品为己任，并在舞台实践和教育教学中勤

奋摸索、不懈努力，终使美声唱法在中国大地形成风

气、焕发光彩。 彭康亮曾于 １９７９ 年以中央音乐学院

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为期半年的上海音乐学院斯

义桂专家班，得到斯先生亲传的他，无疑成为美声唱

法在中国的中坚力量和开拓者。 他和前人共同秉承

“中西合璧、回归本土”的艺术理念和文化追求，希
望在演唱中兼容西洋方法和中国风格，最后形成具

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声乐表演艺术风

格。 这种表演艺术风格的自我建设和完善发展，需
要建立在研究中国语言和调整美声演唱技术的基础

上，这是包括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在内的群体作

业行为，这一践行过程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日臻

成熟。 无论这种表演形式未来能否在演唱技巧、艺
术风格、文化内涵上，与西洋美声唱法的意大利学

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并驾齐驱，它在

当代社会的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
１．以通码功能向世界展现中国音乐

所谓“通码功能”，最早由作曲家叶小钢提出，
他认为“交响乐的演出形式是全世界器乐作品的通

约密码”②，也就是说，大家对交响乐演出形式的认

识和理解，已达到普及程度，犹如英语和普通话分别

在世界和中国范围内被作为大众交流的共通语言一

样。 那么，美声唱法亦可被看作国际声乐表演的交

流通码。
２０１１ 年，彭康亮出任“玛丽亚·卡拉斯”国际声

乐比赛评委，并在希腊雅典的玛丽亚·卡拉斯艺术

中心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歌唱家

和参赛选手，被他演唱的中国民歌深深吸引，纷纷提

出借印乐谱。 为什么这些以美声唱法和以西洋歌剧

表演为职业的歌唱家，能被中国音乐所折服？ 面对

陌生的语言和独特的音乐风格，是美声唱法这道通

约密码，打开了中外音乐家之间的文化壁垒，拉近了

彼此的距离，增进了情感理解和精神交流。 借助美

声唱法的通码功能，外国歌唱家有望介入到中国作

品中，将其在世界各地传唱开来，使中国音乐真正面

向世界迈出一大步。 回顾历史，中国早期声乐艺术

家黄友葵、斯义桂等都为此付出努力，特别是斯先生

的唱片很早就在欧美发行，但目前仍少有人唱，而其

中的中国民歌，至今未能在世界范围流传。 “中国音

乐走出去”的理想任重道远，除去通码功能，还需要

通过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另一个转译功能来

实现。
２．成为音乐文化交流的转译手段

一些坚持以原汁原味的表演方式展现中国传统

的原创歌剧，通常都在世界文化重镇的巡演中，获得

如潮好评。 其中的代表剧目有《夜宴》 《狂人日记》
《诗人李白》《骆驼祥子》等，除《夜宴》由京剧小生扮

·２４１·

①

②

参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６ 日，笔者在北京对彭康亮进行学术访谈

的现场录音。
由叶小钢于 ２００５ 年在北京现代音乐节开幕发言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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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南唐后主外，其他所有角色都由世界各地的美声

歌唱家担当。 中国歌剧中抽象的音乐声响和独特的

语音唱词所隐含的文化内涵，都能依托通行世界的

美声唱法表演方式，得以呈现。 因此，美声唱法又成

为一种音乐文化交流的转译手段。
基于对此观点的认同，彭康亮先后 ５ 次演出并

录制了声乐套曲《冬之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语

演唱，实现中西音乐文化交融。 音乐作品不同于建

筑设计，声乐表演更无“尘埃落定”的终结版，生活

阅历和文化修养的增加，对音乐表现产生着本质影

响。 《冬之旅》 这一德奥艺术歌曲桂冠，在 “中文

版—德文版—中文版”的演绎过程中，相继呈现出

“不同”的生命样式，这并非简单重复，而是一个艺

术家在不同时段对艺术本体深入思考后，以实时更

新的演唱状态对中西音乐文化的解读。 用中文转译

原作和用德文表达自己，无疑为中国人理解西方浪

漫主义音乐，也为外国人理解中国声乐表演艺术、中
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情感方式，提供参照和依据。 他

所演唱的 ３ 个《冬之旅》录音版本，体现出“美声唱

法本土化”在音乐交流和当代文化中的深远意义，中
国音乐走出去，正需要在这种“交流互鉴、取长补

短”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３．成为普及经典、提升大众审美的重要媒介

全世界的美声唱法从业者，都必学意大利歌曲

和歌剧、德国和法国艺术歌曲及歌剧、再宽泛就是俄

罗斯作品，很少学习中国声乐作品；但老子的《道德

经》、屈原的《离骚》、李白的唐诗等被誉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经典作品，却一直倍受世界瞩目。 面对这种

反差，结合近 ２０ 年的舞台演出和教学实践，彭康亮

深切体会到，用民族唱法演唱民歌的表演形式，不可

否定，不容置疑！ 但采用美声唱法，也可以对外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推广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手

段①；同时，美声唱法亦是向内普及经典、提升大众

审美的重要媒介。 因此，他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先

后录制了《啊！ 中国的土地———中国歌曲集》《西风

的话———中国近代经典艺术歌曲》两张个人专辑；作
为主要演员参加了原创歌剧《大汉苏武》 《运之河》
的首演，这些都是他在“中西合璧、回归本土”的中

国声乐表演艺术事业自我建设和完善发展过程中的

积极践行。
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美声唱法从业者

需要完成两项任务。 首先要把纯正的西洋美声唱法

展现给更多普通大众，只有使不同层次的观众接受

这种所谓的小众艺术，才能使相关的舞台表演和教

育教学具有实际意义，使美声唱法真正成为普及经

典和提升大众审美的重要媒介。 其次，实现美声唱

法本土化的关键原则是坚持科学化和民族化。 全世

界的歌唱方法既有共通性又有独特性，风格和唱法

紧密相连。 因此无论发声技巧如何变化，歌唱事业

最终要服务于本民族文化，唱好本民族的作品，是成

为声乐表演艺术家的前提。 无论何种体裁和题材的

作品，一旦音乐风格被歌唱行为破坏，其艺术内涵和

文化属性就很难传播出去，更无法发挥美声唱法对

提升大众审美的媒介作用。 因此，保持鲜明的中国

音乐风格，使表演回归本土化，是美声歌唱家必须把

握的终极原则。

四、结　 语

中国有一批像彭康亮这样的美声唱法表演艺术

家，大都从恢复高考中脱颖而出，又亲历改革开放的

惠泽，出国学习深造后，纷纷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绩，回归故土，投身于舞台演出与教育

教学事业。 伴随他们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总结，中国

整体的声乐表演艺术事业，必将在“中西合璧 回归

本土”的过程中焕发璀璨耀眼的光辉。 随着中国经

济的腾飞与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文化必然迎来一

个新高潮。 而中国声乐表演艺术事业的自我建设和

完善发展，与实现中国文化自信息息相关，它不仅能

推动中国声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传唱，更
能促使中国声乐表演艺术融入世界音乐大潮，在共

建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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